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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航海作为华侨移民东南亚主
要交通方式的时代, 海港检疫史不
失为研究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
史、华侨移民史及其相互联系的又
一重要途径。而海交史、华侨史研
究则对近代中国海港检疫史涉及甚
少。笔者藉此初步探讨, 希冀引起
学界的注意。
一
一般认为, 国际检疫制度创始
于 14 世纪鼠疫第二次世界性大流
行时。1348 年, 威尼斯为防止鼠疫
的侵袭, 建立了拉萨古 (L azarcllo)
检疫站。当时, 地中海沿岸出现了
资本主义萌芽, 为了发展对外商旅
贸易, 促进了海上交通的频繁往来
与新航路的开辟, 这对当时侵入欧
洲的“黑死病”(鼠疫) 扩大流行以
及霍乱等瘟疫的蔓延传播, 起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为了防止烈性传染
病在港口间的传播流行, 在原始防
疫措施的基础上, 采取了对来船实
行隔离检疫的办法。欧洲许多港口
纷纷设立检疫站, 实施将来船隔离
40 日 (最长 80 日) 的检疫措施。目
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 使潜伏
的疾病出现, 防止传染性疾病由船
只及其所载的人、动物、货物等媒
介从疫区传入, 沿交通线路传播流
行。进入 19 世纪, 随着西方资本主
义勃兴、殖民侵略扩张和国际贸易
的发展, 欧亚交通日益频繁酿成东
西方多次烈性传染病的世界性大流
行。因此,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及其
所属东方殖民地先后建立健全海港
检疫制度, 逐步完善其措施。①
中国封建闭关的大门被打开
后, 随着西方列强对华军事、经济
侵略的不断扩大, 中外交通贸易及
人员往来与日俱增, 鼠疫、霍乱等
烈性传染病也与之俱来, 由海道经
东南亚频频侵袭中国对外通商口
岸。而腐败落后的清政府却没有任
何防范措施, 任其传播蔓延, 严重危害中国人民的健康。
西方殖民主义对东南亚等地的殖民性开发掠夺, 迫切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以进行资
本原始积累, 榨取高额利润。鸦片战争前, 西方殖民主义者就已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拐骗掠
卖“猪仔”。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破产, 迫使东南沿海贫困人民以契约劳工的形式
大量移民东南亚等海外各地, 大量华侨移民往返于东南亚与中国之间。
从中国的角度看, 华侨移民检疫可以分为出口 (出洋) 检疫和进口 (归国) 检疫两方面。
对出洋移民而言, 则有中国出发港检疫和海外抵达港检疫两个环节。东南亚各埠何时创始海
港检疫制度并对华侨移民及移民船实施检疫, 尚待有关资料的发现与考证。根据有关记载, 雅
片战争前殖民者贩运“猪仔”似未进行卫生检疫。在惨绝人寰的海上“浮动地狱”是没有任
何卫生可言的, 倘若因此引起疫病流行, 万恶的“猪仔”贩子当然应负不可推卸的完全责任。
据对 1900—1940 年间被卖到苏东种植园和邦加锡矿的 44 名老华工的调查访问, 殖民者拐骗
掠卖“猪仔”的“客行”在香港、汕头等始发港曾对华工实行检查身体手续, 但主要目的是
检查华工体格是否强壮, 能否承受残酷的劳役。②这和以查禁、防范疫病传染为目的的卫生检
疫性质完全不同, 不可相提并论。天育 1929 年发表的《勿里洞华工近况》记载, 从香港赴荷
属东印度的华工须“由经纪人带往指定之医生处种牛痘”, “未登轮之先, 须至一破船处洗琉
璜水, 并有医生在轮上检验。被骗者须全身脱光, 穿彼所制之病人衣, 鹄立而候。逐一检过
后, 即发给各人衣服。在此时, 各人衣服亦为琉璜气蒸过矣”。抵达目的地后, “新客须检验
体格, 施射避疫针, 及加种牛痘”。③这是殖民者在出发港和抵达港对华工施行的检疫。文中未
说明具体年代和出发港, 推测应是 20 世纪发生于香港的事情。东南亚各埠移民当局在移民船
抵达时, 往往利用卫生检疫措施对华侨移民百般歧视凌辱。据华侨亲身经历, 从上船到上岸
要受检查好几次, 人人脱光衣服, 把衣服迭放头上, 一手按住, 另一手持船票, 排成长龙, 让
医生检查身体, 主要是检查有否红目 (沙眼)、花柳病、疥疮。有一位永春郑姓妇女到新加坡
寻夫, 不堪如此受辱, 愤而投水自尽。此事引起华侨公愤, 英国殖民者见众怒难犯, 被迫取
消对妇女裸体检查。但男性仍继续执行, 直至辛亥革命, 英人认为中国人已经觉醒, 才取消
这种苛例。1937 年春, 庄厦初到新加坡时, 还受到袒胸露腹排队检查的侮辱。后来其弟于日
军入侵福州时赴新加坡, 因同船有一乘客死亡, 全部乘客被禁龟屿一周, 并勒令他们脱光衣
服, 用喷射筒扫射药水。④槟榔屿海港检疫也很严格,“凡在船上发现有死亡者, 或传染病患者,
船里的乘客, 除住‘　厘房’的外, 其余均被集中在一个小岛上接受防疫检查、消毒注射, 以
防止传染”, 殖民当局“常借检疫而随心所欲地拘禁我侨, 时间长达数周。在此期间, 歧视、
虐待、侮辱, 无所不用其极。野蛮行径, 令人发指”。⑤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检疫成为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移民的一种特殊方式。
二
烈性传染病不断经东南亚侵袭中国, 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同时也威胁着在华洋人的生命
健康及其商业利益, 不能不引起各国在华使团的关注, 因此有在中国对外交通贸易口岸实施
检疫的倡议。1873 年, 江海关税务司雷特 (F1E. W righ t) 呈文总税务赫德 (R. H art) , 要
求对疫区来船实行检疫, 理由就是保护在沪洋人的健康。⑥当年暹罗、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
等处霍乱流行, 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贸易口岸上海和华南移民的重要出入口岸厦门首当其冲,
因此分别制订口岸防疫章程, 创始了近代中国海港检疫制度。此后, 各对外通商口岸先后制
订章程, 实施检疫。1882 年, 菲律宾再次爆发霍乱, 与马尼拉有大量华侨移民往来的厦门重
新修订口岸检疫章程, 同为华南移民航运中心的汕头也于次年开始检疫。近代中国每次海港
检疫章程的制订均与东南亚疫病流行息息相关, 中国海港检疫可以说是在来自东南亚的烈性
传染病的一再侵袭下被动创始的。由于中外不平等条约的有关规定, 中国各对外通商口岸的
海港事务均归外国人控制下的中国海关管辖。⑦海港检疫作为港务相关工作, 也是由海关创始
并兼办的。在海关兼办时期, 中国海港检疫制度充分体现了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中外不平
等条约规定了治外法权化的领事裁判制度, 因此对疫港的指定宣布, 卫生检疫的实行、延长
与取消, 均须经领事团同意认可, 中国政府无权单独决定并对疫港来船实施检疫; 违反港口
检疫规章的外轮和外籍人员也须送交各该国领事查办, 中国政府无权处理。而中国出发港的
华侨移民检疫必须完全适应抵达港在检疫项目、标准等方面的苛刻要求。更有甚者, 东南亚
英美殖民当局因此在华设立机构, 借机插手干涉中国出发港的检疫工作, 对出洋华侨移民百
般刁难。1904 年的伦敦中英移民议定书规定, 中国人移民海峡殖民地, 应由英国领事或其代
表指定的医师施行健康检查后方准前往, 移民及移民船检疫规则由新加坡移民法具体规定。新
加坡殖民当局因此于 1915 年颁令, 凡往海峡殖民地之移民应由出发港医官或船医种痘后方准
上船。移民出发前接种疫苗、卫生检疫及其纳费统归英国领事辖下的移民官员管理。荷属东
印度对预防接种则不如对入境移民全面医学检查那么重视。美国统治菲律宾后, 限制华人移
民美国的法律也适用于菲律宾。赴菲移民出发前应接受美国公共卫生官员的医学检查和种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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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 美国规定前往菲律宾的船员、移民出发前要接受人身淋浴和行李物品消毒, 由美国
医官监督, 在规定的消毒所进行。为防止流行性脑膜炎传入菲律宾, 美方规定移民登轮前要
由美国医官测量体温。⑧遇到我国港口发生传染病疫情, 移民出口更加困难。如前往新加坡, 除
客舱旅客外, 统舱、甲板旅客一律要在检疫孤岛留验两周, 方准上岸。菲律宾则对所有入境
旅客一律实施肛门采便检验。由于东南亚殖民当局在检疫手续上对华侨移民多方留难, 移民
在出口检疫时常因种痘不合格或种种疾病而被拒绝出口。他们为了出洋谋生, 变卖一切, 甚
至负债累累, 一旦被拒不准出洋, 只有流离失所, 沦为乞丐饿殍, 也有因此遗弃子女、投海
自杀的。慈善家休赖德 (M eyrick H ew let t) 为此倡办厦门移民收容所, 在马尼拉、缅甸华侨
的捐助下, “德仁堂”于 1926 年 7 月 1 日正式开办, 专门收容、治疗移民检疫不合格被拒出
口者, 经费由各轮船公司在旅客船票中附加一定收费予以维持。该所每年收容一二千人。⑨海
关兼办时期海港检疫给华侨移民造成的困苦及其悲惨遭遇由此可见一斑。
大革命期间, 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收回主权运动, 从而有力地推动和促成了检疫
主权的收回。1929 年 11 月, 驻厦美国领事所设赴菲华侨检验所虐待华侨移民, 引起轩然大波。
“由厦门至菲律宾之船虽已开禁, 但美政府蓄意限制华侨入口, 仍在厦门鼓浪屿派定医生, 施
行检疫。凡欲赴菲华人三等舱客, 必须受禁闭三星期, 头、二等客则须逐日到美医院受验, 至
少须经过十四天, 无病始准放行。”吕渭生、李绮庵“以美国政府藉词检疫, 阻碍华侨入境”
提请中央侨务委员会决议, 呈请国民政府转饬外交部, 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交涉, “务将所派
驻厦、沪间检疫之医生,  日撤消, 一面责成卫生部从速筹办各重要海口检疫机关, 以免大
权旁落。”βκ经一再交涉, 驻厦美国领事所设赴菲华侨检验所定于 12 月 1 日取消。βλ1930 年 7
月, 直属于卫生部的海港检疫管理处成立。检疫主权的收回和近代中国海港检疫事业的发展,
是和一位广东台山籍的马来亚华侨医学家——伍连德联系在一起的。在伍连德的主持下, 制
订了《海港检疫管理处章程》, “以防免人民与动物等各种疫病之传入或输出为宗旨”, “尽量
容约世界上公认之最新防疫方法, 以防止由外洋输入之传染病疫; 同时并设法或制止国内传
染病疫之发生或输出。”βµ管理处陆续从海关手中接管了上海、厦门、汕头、汉口、安东、牛庄
(营口)、天津、大沽、秦皇岛等埠海港检疫事务, 统一了全国海港检疫行政与规章, 一改海
关兼办时期海港检疫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βν厦门海港检疫所根据本埠移民众多的特点, 特地
制订了移民附则, 主要规定: “凡属载有舱面乘客 20 名或 20 名以上之船只, 由厦门出口在 2
日或 2 日以上, 迳行不停而直开外洋者, 统称为移民船”, “由厦门出口往外洋者, 必须经过
本检疫所之医务人员种痘及给予种痘证手续”, “在船将开行以前尚须由本检疫所医官上船复
验”。βο根据国民政府卫生部颁布的《海港检疫章程》, 海港检疫管理处得以自行宣布疫港及其
撤销, 自主行使国家检疫主权。海港检疫管理处及所属各检疫所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检疫防治
业务和医学研究。但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与国家实力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因此在实施检疫时,
尤其是在移民出口检疫上仍然带有顺从帝国主义的色彩。如在检疫项目上, 1930 年制订《海
港检疫章程》时, 参照了 1926 年巴黎《国际卫生公约》, 规定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
和黄热病为检疫传染病。纵观历年《厦门海港检疫所报告》, 只有移民因体检不合格被拒出口
的记录, 而没有因体检不合格被拒入口的记录。可见在华侨移民出入口检疫中, 实行了严出
宽入的政策。应移民目的地国的要求, 中国移民出口检疫其实是种类繁多、标准严格的全面
体检。厦门口岸 1931—1936 年的 316561 名出口移民中, 有 1487 人因体检不合格被拒出口。βπ
其中包括沙眼和湿疹、疥疮、体癣等普通皮肤病, 就连老年衰弱也在被拒理由之列。
64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创刊十周年　增刊
抗战爆发后, 经数年惨淡经营建立起来的一点海港检疫基础毁于一旦, 国家检疫主权重
又沦丧尽净。华侨移民出口检疫、种痘及船舶卫生处理等工作重归英美领事管理下的移民办
事处负责, 前往菲律宾的移民由美国检疫医官恢复 1930 年以前的状态, 自行办理种痘、检疫
手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及华侨移民往来基本上陷于停顿。抗战胜
利后, 各地海港检疫逐渐恢复, 厦门等地还增设了航空检疫。但战后检疫工作受到多方限制,
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1946 年, 行政院救济总署在厦门成立华侨复员遣送站, 厦门检疫所也
派人协助归侨遣返的健康检查和预防接种等工作。战后对出口移民的健康检查已不如抗战前
种类繁多和严格, 除规定的检疫传染病和麻疹等个别传染病外, 一般经种痘反应检查后均可
出境, 被拒出口移民显著减少。但仍时有华侨移民因进出口检疫被留的事发生。1947 年, 由
厦门前往菲律宾的移民仍被留验 24—48 小时, 并强迫进行粪检, 后经多方交涉才得以取消。βθ
由此可见, 华侨在移民进出口检疫时的悲惨遭遇始终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善。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在腐败落后的旧中国, 华侨地位低下之一斑。
三
海港检疫管理处自 1930 年成立至 1937 年解散, 曾连续出版了 7 册《海港检疫管理处报
告书》。1946 年, 上海海港检疫所也出版了《战后检疫工作一年》。各检疫所都或多或少留下
了一批检疫档案。它们不仅保存了一份近代中国海港检疫医学资料, 而且忠实记录了施行检
疫与卫生处理的船舶及其运载旅客的数量、国别等统计资料, 对研究近代中外交通史和华侨
移民史也是一宗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尚待发掘利用。以往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华侨移民资
料, 残缺不全的统计数字往往互相歧异, 甚至自相矛盾, 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令人怀疑, 因此
给华侨史的量化研究造成了莫大困难。海港检疫档案对弥补华侨移民资料的不足将有所助益。
笔者利用厦门、汕头海港检疫所报告中保存的移民资料, 参照海关等其它有关记载, 试图就
二三十年代华侨移民东南亚的情况作一初步比较分析。
汕头海港检疫所提供了一份 1920—1931 年汕头口岸出入口移民人数 (见附表 1)。将潮海
关档案资料《1869—1934 年汕头口岸进出口旅客统计表》(见附表 2) 与之比较, 后者增加了
出入香港的人数, 其余出入新加坡、曼谷、西贡人数大体与前者一致。1922—1931 年《潮海
关十年报告》也有一组数字 (见附表 3) , 但没有分类数字, 且与前二者出入颇大, 总体偏高,
似不可取。由表 2 可见, 汕头口岸往返香港人数一直呈入超状态, 即归国人数超过出洋人数,
说明香港一直具有汕头口岸移民东南亚重要转口港, 特别是归国转口港的地位。1926 年汕头
赴香港人数剧减, 原因是省港大罢工抵制英殖民帝国主义, 同年汕头口岸移民海峡殖民地的
人数出现 2 万余人的负数, 恐怕也与此有关。从表 1、表 2 可以看出, 暹罗是汕头口岸最大的
移民目的地。除了个别年份、抵达港, 汕头口岸移民在此期间基本保持出超, 即出洋人数超
过归国人数。汕头口岸移民出洋人数 1927—1928 年出现高峰, 这是因为“1927 年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几年内, 被迫害和受影响的人出洋避难者甚多。”βρ归国人数也于 1927 年同
时达到高峰, 应是大量移民在东南亚各地寻找工作困难, 谋生不易所致。此后, 出洋人数扣
除归国人数所得移民净数逐年下降, 自 1931 年开始出现出不抵入的现象。“汕头亦一移民出
口埠, ⋯⋯但近数年来, 因世界商业不兴, 银根紧缩, 内乱外迫, 谋生不易, 移民数亦因之
大减矣”。报告接着分析, 1929 年汕头口岸移民新加坡一带人数较上年减少 16% , 原因是:
(一) 锡商失败, 橡胶价大降, 失业工人因之大增; (二) 内地颇为安靖, 兼之海外情形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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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回里侨民增多。而移民暹罗人数减少 40% ,“最大阻碍为暹罗政府新颁移民条例, 凡侨民入
口, 必须缴费、出证书, 及体格检查, 凡带传染病者, 即由原船遣回。又米厂之失败, 亦为
减少移民之一他因”。移民西贡人数也减少了 30% , 原因是“米商之不发达, 以及安南中国产
品之加税”。βσ华侨移民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埠间不同时期流动方向的转变, 及其规模速度的涨
落, 与中国、东南亚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及有关国家的移民政策密切相关。而最主要的
制约因素则是在一定政治经济形势下东南亚各地的劳动力需求量及其移民政策。以英属海峡
殖民地为例, “欧战后土产跌价, 马来亚各地经济顿告萧条, 华工失业者比比皆是, 当地政府
爰于 1928 年设华人入口限制条例”。βτ 条例规定海峡殖民地总督“可于理藩大臣之许可后, 任
意在公告中布告禁止或整理某地、某国在某时期内禁止或整理各等侨工在本属地登陆或进本
属地内”。χκ“各轮船公司之川航于华南口岸与海峡殖民地之间者, 乘机抬高船价, 华南各口岸
之客栈业者以南来名额有限, 亦居中取利, 至每名新客自厦门或香港至新加坡者, 须付一百
数十元之船费, 较前增六七倍。华工本属穷困, 自不能作业负担, 加以南洋各地正告经济不
景, 即能负担船费, 南来后工作亦成问题, 以故限制条例实施后, 华工裹足, 移植数目年告
低减。”χλ实行移民条例的 1930 年, 赴马来亚的中国成年男工为 151693 人, 比 1929 年减少了
43920 人, 1931 年更减为 49723 人。海峡殖民地政府不仅限制华工入境, 还“花了数万元把
数千华工遣返中国”。1933 年又实行《海峡殖民地外侨法令》, 采取更严厉的限制措施, 使当
年入境移民减少了 38449 人。到 1934 年,“情况确切地转过来”, 入境移民增加了 142089 人。χµ
表 2 数字显示, 汕头口岸移民自 1931 年出现入超, 至 1934 年才转为出超, 与上述情况正相
吻合。
据海关档案统计, 1920—1940 年厦门口岸出入口移民人数如表 4 所示。香港同样是闽南
地区移民出入国的转口港, 但其他位远远不如香港之于汕头重要。由于美国殖民当局对菲律
宾华侨数量及其经济实力的增长心怀恐惧, 因此多方限制华侨入境。“菲律宾取缔华工之法律
较为严厉, 故移民往马尼拉之数较往马来之数特小, 且多属商人”。χν厦门口岸移民菲律宾人数
除个别年份外, 稳定保持在 1 万至 112 万人左右的水平。除 1921、1925、1927、1931、1940
等年出现入超, 其中 1931 年逆差较大外, 绝大多数年份均呈出超顺差, 充分显示了厦门作为
菲律宾华侨最主要来源港的地位。“每年从厦门口岸出国的移民人数一般依马来亚和荷属东印
度的劳力需求而变动”, 厦门口岸移民海峡殖民地人数经常超过每年出洋总数的一半, 海峡殖
民地是厦门口岸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1925—1926 年可能是移民达到高峰的年份。这两年
的出国人数, 因广州当局抵制香港, 广东移民改经厦门出国而膨胀”。χο表4中1925年的出洋数
字尚缺赴荷属东印度的人数。前述 1927—1928 年汕头口岸移民出洋高峰, “与蒋介石于 1927
年在广东对共产党的进攻有关”。χπ而对厦门口岸移民却影响不大。“马来亚橡胶业和锡矿业的
萧条对移民起了抑制作用”, 但被闽南地区失业率的增加与汇率上升等因素所抵销。不过, 还
是看得出南洋经济萧条和危机对华侨移民的影响。1927 年, 厦门口岸移民开始出现入超逆差。
虽然缺少 1928—1930 年的统计数字, 只知道“1930 年底, 乘移民船只出国的人数减少了 2ö
3”。χθ但从移民海峡殖民地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1931 年起急剧下降, 从 1926 年的顶
峰一路跌落到 1933 年的谷底。“1932 和 1933 年, 由于南洋经济萧条, 华侨经由厦门回国的人
数超过了出国移民人数。1934 年, 当橡胶和锡的价格上涨造成了海峡殖民地对中国劳工需求
的增长时, 当地政府放宽了移民的限额。情况于是有了回转”。1935 年结束了 1927 年以来的
入超, 转为出超。“1936 年, 由于印度劳工的罢工, 中国移民情况继续回转, 海峡殖民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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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放宽对入境的中国移民的限额”。由于对战争的恐惧, “大量人口从福建南部地区流向国
外”, 使 1937 年“成了创纪录的一年”。χρ虽然远远比不上 1926 年, 但在经济危机后可以算是
创纪录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务部档案《1919—1925 年厦门华侨出入国统计表》, 所收数字年
份、月份不全。χσ厦门侨务局有《1935—1940 年华侨出入国统计表》χτ , 经比较《厦门华侨志》
表 1、12, 除剔除前表中的台湾数字外, 尚有相当部分数字不符。δκ不知孰是孰非。据历年
《厦门海港检疫所报告》统计, 1931—1936 年厦门口岸出洋人数如表 5 所示。5 个年度的出洋
人数虽与表 4 有所出入, 但趋势大体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包含赴新加坡、马尼拉、爪
哇各埠男子、妇女、儿童的房舱、统舱分类统计数据。参照 1920—1939 年由香港出洋移民数
(见表 6) , 1927—1928 年由香港出洋移民数达到顶峰, 应与前述大革命失败后广东人民大量
流亡海外有关; 1937 年又出现一个小高潮, 则是因抗战爆发, 逃难者众多所致。表 5、表 6 出
洋移民男女性别比例悬殊, 同样体现在表 6 男孩数量远远超过女孩上, 因为在落叶归根观念
的影响下, 华侨多是只身出洋, 很少携带妻眷, 或有牵引子弟同行, 既是谋生的帮手, 也为
年老返乡后留下接班人。表 5 儿童数量经常接近或超过妇女, 所占比例较表 6 为高, 或许反
映了闽南与其它地区华侨在经营种类、移民方式及其观念上的某种差异。《厦门海港检疫所报
告》还就厦门口岸出洋移民数量涨落的原因作了分析: “移民为厦埠数年来之盛例, 每年由本
埠首途赴菲律宾、马来群岛、东印度等地者, 达十万之谱, ⋯⋯马来群岛当局施行移民条例
以来, 此移民人数, 大为减少”。δλ1932 年出口移民“较之往昔, 其数锐减, 盖因英属殖民地
限制移民入境, 而荷属东印度又增加移民进口税, 有以致之”。δµ1933 年出口移民“因下列两
重要原因, 致较往年减少, (一) 海峡殖民地改订移民律, 较前更严, (二) 荷属东印度增人
头税”。δν“缘近年英属海峡殖民地及马来半岛之经济状况转佳, 故对于吾国侨胞之移民禁律,
已不若前此之严厉矣”。δο 1935 年“出口移民数较去年已大增, 因往新加坡及马来联邦之人数
加增, 海峡殖民地曾于短期间准许特种工人入境”。δπ移民数量的涨落, 不啻为南洋经济的寒暑
晴雨表, 也是英国殖民当局移民政策的指示器。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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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20—1931 年汕头口岸出入口移民人数比较表
埠头 西贡 暹罗 新加坡 合　计
年份 出洋 归国 出洋 归国 出洋 归国 出洋 归国
1920 4018 50922 24960 26249 4305 81189 29265
1921 1893 635 57334 31221 40486 4691 99713 36547
1922 3979 1769 65804 48255 36369 11626 106152 61650
1923 5363 1963 69619 48368 38327 13101 113309 63432
1924 6999 3221 64962 49795 47654 28148 119615 81164
1925 7823 4384 61132 37761 34043 23466 102998 65611
1926 9699 6642 57156 45695 10402 31666 77257 84003
1927 9556 6258 82732 53518 97177 51591 189465 111367
1928 12472 6129 76368 39158 84330 42610 173170 87897
1929 9837 6973 45083 38426 70401 47994 125321 93393
1930 9007 10033 56718 39070 63075 47553 128800 96656
1931 6840 11022 54211 42487 19649 48275 80700 101784
合计 87486 59029 742041 498714 568162 355026 1397688 912769
　　资料来源: 白施恩、齐大治: 《汕头海港检疫所报告》, 《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第 2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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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20—1934 年汕头口岸出入口移民人数比较表
埠头 香港 西贡 曼谷 海峡殖民地 合计
年份 出洋 归国 出洋 归国 出洋 归国 出洋 归国 出洋 归国
1920 27720 38836 4018 50920 24960 26243 4305 108901 68101
1921 35522 61623 1893 635 57334 31223 40483 4688 135232 98169
1922 30171 50194 3979 1769 65780 48248 36368 11624 136298 111835
1923 25392 37074 5363 1963 69577 48333 38318 13095 138650 100465
1924 31983 49598 6999 3231 64959 49793 47646 28147 151587 130769
1925 24656 39213 7823 4384 61132 37761 34042 23461 127653 104819
1926 6434 21703 9699 6642 57156 45695 10332 31663 83621 105703
1927 32221 52843 9556 6258 82732 53518 97170 51581 221679 164200
1928 38438 53507 12471 6129 76368 39158 84314 42660 211591 141454
1930 1237243 947263
1931 802023 819623
1932 368243 708643
1933 448583 597223
1934 562933 405003
　　资料来源: 《潮海关史料汇编》附表 10。缺少 1929 年数字。3 可能包含由香港出入的外籍人数。
表 3　1922—1931 年汕头口岸出入口移民人数表
年份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出洋 144138 109693 169916 157484 167640 234891 210325 173483 171688 132344
归国 118609 146021 143616 128211 146441 178395 157915 161359 165015 184885
　　资料来源: 《潮海关十年报告》 (1922—1931 年)。
表 4　1920—1940 年厦门口岸出入口移民人数比较表
埠头 香港 马尼拉 海峡殖民地 荷属东印度 合计
年份 出洋 归国 出洋 归国 出洋 归国 出洋 归国 出洋 归国
1920 4768 9817 512034 5997 49820 31681 66622 47495
1921 3580 8734 10853 11064 67632 33827 82065 53625
1922 4369 8681 12443 9602 42060 39781 58872 58064
1923 6096 15113 14616 7872 54051 26334 74763 49319
1924 7363 12860 11819 9810 64628 26673 83810 49343
1925 10755 10716 10234 12492 74972 73604 95961 96812
1926 9839 11652 15458 13771 199631 61484 224928 86907
1927 16871 4990 12839 15419 78628 96458 108338 116867
1931 8143 26496 17235 21337 20451 59218 45829 107051
1932 4639 23134 17834 16944 9027 46137 9260 11157 40760 97372
1933 10728 29781 10821 9742 4347 13867 11805 20976 37701 74366
1934 13225 17322 13309 8609 15715 19243 6580 9657 48829 54831
1935 11131 16001 10483 9359 22875 19591 6679 10343 51168 55294
1936 12377 14274 12653 9279 27931 22330 10098 12034 63059 57917
1937 13314 8640 12883 8243 46019 17713 14105 7331 86321 41927
1938 12065 8053 8292 2435 15406 9232 10231 2623 45994 15143
1939 2696 7690 4600 1856 7500 4139 5800 3300 20596 16985
1940 2648 5872 7273 8119 8541 13982 2321 3576 20783 31549
　　资料来源: 《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附表 3、4。缺少 1928—1930 年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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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31—1936 年厦门口岸出洋人数比较表
埠头 新　加　坡 马　尼　拉 爪　　哇
年份 男子 妇女 儿童 小计 男子 妇女 儿童 小计 男子 妇女 儿童 小计 合计
1931
房舱 1439 595 656 2690 719 683 503 1905 932 420 302 1654 6249
统舱 16459 3343 3776 23578 13460 547 1303 15310 9202 1257 1326 11785 50673
小计 17898 3938 4432 26268 14179 1230 1806 17215 10134 1677 1628 13439 56922
1932
房舱 5577
统舱 35477
小计 41054
1934
房舱
统舱
小计 28431 12662 10688 51782
1935
房舱 563 357 402 1322 252 326 292 870 628 373 178 1179 3371
统舱 27863 6036 5736 39635 7838 722 1303 9863 8432 1670 1791 11893 61391
小计 28426 6393 6138 40957 8090 1048 1595 10733 9060 2043 1969 13072 64762
1936
房舱 713 445 461 1619 298 362 286 946 673 457 209 1339 3904
统舱 24036 5977 5245 35258 9419 1201 2040 12660 8891 1711 1846 12448 60366
小计 24749 6422 5706 36877 9717 1563 2326 13606 9564 2168 2055 13787 64270
　　资料来源: 历年《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缺 1933 年的统计数字。
表 6　1920—1939 年由香港出洋移民人数
年份 男子 妇女 男孩 女孩 合计
1920 82974 13768 6484 2032 105258
1921 121411 21378 9914 3308 156011
1922 77839 12614 5886 2054 98393
1923 92628 16531 8156 2909 120224
1924 99033 19009 8445 3372 129859
1925 108548 18353 10155 3478 140534
1926 167357 29358 15012 4800 216527
1927 215701 43953 18090 7849 285593
1928 188505 42210 18399 8048 257162
1929 172754 34805 13708 6256 227523
1930 133879 34755 13498 6768 188900
1931 74144 17132 5966 3627 100869
1932 40186 9966 3581 1906 55639
1933 29826 11480 4092 2117 57515
1934 79974 36803 10235 4972 131984
1935 96261 38287 9091 5876 149515
1936 90037 46423 9827 6883 153170
1937 119514 580763 18580 13468 232325
1938 51478 38441 13420 7548 110887
1939 39884 17326 9722 4353 71285
　　　　资料来源: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香港会议文件集》).
Hong Kong A dm in istrative Repo rts (《香港行政报告》) , 引自 [日 ] 可儿弘明: 《“猪花”——被贩卖
海外的妇女》,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中译本, 第 256—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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